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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蚊子 6 8 年的“爱恨情仇”
记与蚊子“纠缠”了一辈子的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专家董学书

本报记者严勇、何春好、秦晴

“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又很可爱，画出来后美得
很！”对于这个打了 60多年交道的“老伙计”，董学书如此评价。

世界上有 3000 多种蚊子，中国占了 400 余种。云南因其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到
300 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 8 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
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在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 岁高
龄的他，在退休后的 23 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与蚊子
“不离不弃”。

画蚊子，专著惊到了国外同行

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
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
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
“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
导别人”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
画……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董老正埋
着头画蚊子。

落笔之前，董老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
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个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
的声音。

1996 年，董老光荣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
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
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董老说。
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老说，雄

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
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老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
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
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
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

有时，因为一个小差错，董老要画上很多次。摸索到经验
之后，他先作草图，画出大致轮廓之后再慢慢补充细节。错了
的部分若不影响鉴别，就拿刀片轻轻刮掉；偏差较大的地方只
能作废重新下笔。

遇到复杂的一幅图，董老要花上 3 到 5 天时间。当天画不
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
睡得踏实。

日复一日，董老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
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
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显微镜前。

2010 年，耗费近 6 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
版。2400 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
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老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
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老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
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覆蚊的研究上。
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出版。

寻蚊子，斗罢毒蛇遇猛兽

将采集蚊虫标本的特殊装备收拾齐全，
放进一个布袋里，随手往背上一甩，董老便开
始了他的标本采集之旅。走在路上，锅碗瓢盆
叮当作响，路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
老头

画图之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
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大多数蚊子
都是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
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 3 到
11 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老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
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 12 个州市，近 60 个县。

云南低到 70 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 2000 多米的高寒山
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老来
说，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
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一个铁瓢，配上长短不一的木柄、一个可折叠的扫网、一
个普通的吸蚊管、一些废弃不用的塑料瓶——— 这是他们传承
多年用来采集蚊虫标本的“特殊装备”。

将装备收拾齐全，放进一个布袋里，随手往背上一甩，董
老便开始了他的标本采集之旅。走在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
响，路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来回路上全靠一双脚，一根扁担挑两头：左边挂着工具
箱，右边担着行李和口粮，累了就只能换换肩。最宝贝的东西
就是显微镜了，董老里三层外三层地保管着。

竹林砍伐之后，留下一个个竹筒，下过雨之后存有积水，
这成了蚊子幼虫的栖息地，随便拿个瓢一舀，就能采集到标
本。然而，对于某些生长在树洞里的蚊子，过程就会变得困难。
除了要学会爬树，董老有时还得就地取材，砍上几根木头，用
藤条搭一个简单的梯子往上爬。

蚊子交配时，会采取“群舞”的方式，这是抓捕成蚊的最佳
时间。进网之后，轻轻一折叠，就封住了出口。董老就拿吸蚊管
把它们一一吸进来。装了几只后，他取出来放进塑料瓶，防止
蚊子因乱撞而导致标本受损。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老
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

可有时候，蚊子没抓着多少，倒遇着了毒蛇猛兽。

上世纪 70 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
子，董老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
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老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
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
距离仅有几米远。

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往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
会，董老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
冷汗，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
竹子上，最不容易发现，可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
作斗争，董老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
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里，董老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
熊就是围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老没有后退半步。他告诉记
者，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
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 26 种，中国新记录种 20
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
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斗蚊防疟，钻猪圈牛棚

天一黑，董老带着设备来到猪圈牛棚跟

前。捕蚊的过程很简单，卷起裤脚露出大腿直

接诱敌。没几分钟，腿上就招来了很多蚊子。

这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拿一根吸蚊管把它

们吸进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玻璃瓶里

那个外出求学的农村娃，怎么会想到自己竟会和讨厌的

蚊子打上一辈子交道？
1951 年，15 岁的董学书进入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

学)学习，师从我国著名医学昆虫学家孟庆华教授。读书时，因
为学的是传染病昆虫专业，跳蚤、虱子、蚊子成了他的研究对
象。

三年后，董学书分配到原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工作。因为疟
疾防治的需要，工作刚满两年，他就来到了当时疟疾发病较为
严重的县区之一———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2001 年改
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开始筹建。当时条件艰苦，一间
废弃的土坯房，用几块木头搭起的办公桌，就成了他们的工作
场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用董老的话来说，传染疾病
的蚊子就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想打一场漂亮的战役，就得先
把对方的底细摸清楚。

年纪轻轻就投身到疟疾防治前线，那一年，他刚好 20 岁。
疟疾俗称“发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传染

病，主要由受感染的按蚊叮咬或经输血感染，最初症状有发
热、发冷、头痛和寒战等。

“发冷时，盖几床被子都不行，牙齿还抖个不停。”时隔多
年，董老依然记得初次见到疟疾患者时的场景。

当时，防蚊灭蚊是防控疟疾的关键措施。可在勐海这个小
县城，按蚊就多达 50 余种，找出主要的传播媒介成了当务之
急。“蚊子控制住了，传播的链条也就断了。”董老解释。

蚊子在哪，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哪。有人专门跑老百姓的
卧室，有人负责跑猪圈牛棚。每个星期定时定点抓蚊子，每次
15 分钟，早晚各一次。

当地傣族人聚居的村落，原来多是二层竹楼，上面住人，
下面养牲畜，一到夏天就容易滋生蚊子。

天一黑，董老就带着设备来到猪圈牛棚跟前。臭气熏天的
味道不好闻，但因为蚊子多，董老反而很“喜欢”。

捕蚊的过程很简单，卷起裤脚露出大腿直接诱敌。没几分
钟，腿上就招来了很多蚊子。这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拿一根
吸蚊管把它们吸进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玻璃瓶里。

没想到的是，猪圈牛棚都进得去，他们却被挡在了老百姓
的卧室外。

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出卧
室，翻找里面的瓶瓶罐罐，并喷洒杀虫剂更是不可能。“敌人就
在那儿，我们却攻不进去。”董老苦笑着回忆。

硬闯不行，他们只好去求助村里的“头人”。道理讲通后，
灭蚊工作顺利了很多。

收集到标本后，蚊种分类鉴定工作就在这间土坯房里进
行，通过解剖蚊虫，看其唾液腺是否存在疟原虫。如此循环往
复，两年时间下来，他们得出了当地蚊种分布的季节消长规
律，并确定了当地传媒疟疾的媒介蚊种为微小按蚊。

“有些蚊子晚上才出来，白天在睡觉；有的半夜叮人，凌晨
2 点左右就得格外注意。”董老说，清楚了它们的生活习性和
嗜血特点，通过喷洒农药或者挂上浸泡过药的蚊帐，一定程度
上可以预防疟疾。

为了引导当地群众灭蚊防疟，下乡时，他们还会背着一个
药箱，备上些治疗头疼脑热的常见药，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时
还会带上一些小礼品。

通过几年的蚊种调查和培训指导，基层卫生组织在当地也
逐渐建立起来。“要开展疟疾防治，光靠那么几个人是不行的，必
须得发动群众。”他说。

“少吃多餐”，花尽心思养蚊子

长期吸人血的蚊子刚开始不会去吸动物

血，为此，董老干脆伸胳膊进去给它们叮咬，只

为让它们饱餐一顿。过不了一会，他的胳膊上就

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

对于搞蚊虫研究的人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蚊种，有
一项工作必须做好——— 养蚊子。

“要让它们成为可以生产的商品，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董
老解释。

一开始得少吃多餐，早中晚各一次；随后逐渐加大食量，并
减少次数……每天，只要一有时间，董老就会跑去他的养蚊室，
给幼虫喂上一点碾碎的鱼饲料。“不能放太多，要不然会形成一
层油膜，导致幼虫窒息。”他边说边喂食。

用不了几天，精心呵护下的幼虫就会长成成蚊，可光养大
了还不行，得让它们自然繁殖并传宗接代。

雌蚊繁衍之前必须吸血，但嗜血习性“因蚊而异”，得花时间
慢慢驯化。长期吸人血的蚊子刚开始不会去吸动物血，为此，董
老干脆伸胳膊进去给它们叮咬，只为让它们饱餐一顿。过不了
一会，他的胳膊上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

老让它叮人不是长久之计，小白鼠后来被派上了用场。不
过，碰到特别“挑食”的蚊子，董老自有一套办法：使劲饿它。“不
吃没关系，饿上几天就好了。”

好不容易改变了蚊子的嗜血习性，可自然交配又让他犯了
难。和其他蚊种不一样，按蚊需在空中“群舞”的状态下完成自然
交配。但长期待在蚊笼的蚊子，怎么也“群舞”不起来。

董老整天待在养蚊室里，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心急
的时候，他就用手使劲拍打蚊笼。蚊子受到惊吓，四处乱飞。这
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雄蚊飞起来后会发出一种声音，雌蚊也就收到了交配的信
号。”董老后来尝试把蚊笼加大，“群舞”的效果愈加明显，他总算
松了一口气。

微小按蚊的成功驯化历时两年，如今，很多蚊种不再需要
去野外采集，养蚊室里就能源源不断地供应，蚊媒传染病的相
关研究也就有了保障。

见证了驯化的整个过程，董学书深知其中的不易。为了不
让一只蚊子飞走，他特意在养蚊室里安了三道纱窗门。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老和蚊子整整纠缠了 68 年。

“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
还要长期做下去。”这是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

根据《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 年-2020 年)》，到 2020
年，全国要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然而，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是
疟疾高度流行区，须重点防控境外疟疾输入再传播。

为此，董老的蚊虫研究范围又拓展到了与云南接壤的几个
东南亚国家。“如果身体还允许，我希望再用个几年时间把这些
地方的媒介蚊种调查清楚。”

如今，一到周末，董老还会乘公交车出去采标本。学生外出
的时候，也会被他要求带蚊子回来。“妇女节活动那天，我就按照
老师的吩咐，背着采蚊子的瓶瓶罐罐出发了。”学生吴林波苦笑
着说。

平时忙于工作，董老很少有机会回家。父母过世的时候，忙
着野外调查的他都没能及时赶回去。今年年初时，董老特意带
着全家人回老家待了几天。儿时的房屋早已变了模样，可外出
求学时的初心却还在心头激荡。

他一直记得，离家时，父亲曾说了一句话：你去外面做点事
情。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正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他总算是做
成了一件事。

“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

又很可爱，画出来后美得很！”对于这

个打了 60 多年交道的“老伙计”，董

学书如此评价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

子、画蚊子……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董学书就一直在从事蚊虫分类研究

事业；83 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 23

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与蚊

子“不离不弃”

▲董学书
正在观看蚊笼
里的蚊子生长
情况。本报记
者严勇摄

董学书
带上设备去采
集蚊虫标本。

走在路上，锅
碗瓢盆叮当作
响。

董学书
画的蚊子工笔
画。 除署名
外，图片均由云
南省寄生虫病
防治所提供


	05-PDF 版面

